
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海卉 视觉设计：董昌秋 检校：高 峰 冰 晶北方副刊
BEIFANGFUKAN

08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在超市买酱，售货员向我推荐葱伴侣，
我却想到另一个问题：明明是酱，却拿葱说
事，足见在酱看来，葱的分量之重。记得小
时候生活在乡村，吃饭时母亲常常到菜园
中采来一把葱叶，洗净端上桌，再舀几匙农
家酱，葱蘸酱，便是一个菜了。那时候的印
象，葱是主菜。可葱的伴侣，只有酱吗？肯
定不尽然。长大后,我才知道，葱在食谱中
的作用更多的是配料，给食物增色增味的，
葱这个人们生活离不开的简单食材，可搭
配的东西多着呢。

读汪曾祺的作品，在《老味道·做饭》一
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油条切成寸半长的
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
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回锅油条极酥
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这款名为塞肉
回锅油条的美食，是汪老的发明。我注意
到的是葱花，它特有的香味儿在面香、肉香
中弥漫，该是多么振奋味蕾！将不起眼的
葱花用在这里，汪老不愧是美食家。

《诗经》中已经有葱出现，但不指食材，而
是颜色。《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有玱葱珩。”珩为磐形佩玉，青葱色。以葱的
颜色来描述珩，说明2500年前，葱就已经进

入人们的生活了。在《诗经》中出现葱的身
影，应该是葱在典籍中较早被记载的了。

历史上专门写葱的作品很少，但是一
些诗人在描写田园生活、饮食以及借物抒
怀时，仍选择用葱来表达情感和描绘草木
青翠茂盛，使用“葱茏”“葱翠”等词语。如
柳宗元《酬贾鹏山人》诗：“积雪表明秀，寒
花助葱茏。”南朝时期，文献中出现了一个
词：葱蒨，其意包含植物绿意盎然的样子、
指代青绿色等，如宋代梅尧臣有诗句：“洛
水桥边春已回，柳条葱蒨眼初开。”

而葱作为一种蔬菜，主要功能还是食
材。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葱》说：“七月可
种大小葱。”

将葱作为诗中的主要意象来写作的，
是宋代的陆游。他写过一首题为《葱》的
诗：“瓦盆麦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箸空。
一事尚非贫贱分，芼羹僭用大官葱。”诗人
描写了简朴的田园生活，但是在做羹汤的
时候，却用最好的葱。这看似讲究的做法，
仍难掩生活的拮据，也折射出诗人内心的
复杂。诗人以葱作为诗眼，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葱在饮食中的重要性。

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葱也不例外。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葱的阐述为
辛、平、温、无毒，可在治疗风寒感冒、头痛
等病症时使用。唐朝孟诜、张鼎所著《食疗
本草》中也描述葱叶、葱白有“主伤寒壮热、
出汗”的功效，葱白及葱须有“通气，主伤寒
头痛”的作用，还强调“冬葱最善，宜冬月
食，不宜多。少食则得，可作汤饮”。清朝
朱彝尊所著《食宪鸿秘》则推荐了一款可治
疗伤风感冒初起的食疗粥——神仙粥，取
糯米加生姜水煮滚开，放入带须的葱白，直
至糯米煮烂为止，调食醋，趁热吃。这样搭
配，发挥了葱白葱须解表散寒、祛风发汗、
解毒消肿的功效。这里，带须的葱白可以
称为这款神仙粥的灵魂。

葱作为最简单又普通的食材，深受人
们的喜爱。除了葱蘸酱，我还吃过葱爆羊
肉、大葱炒鸡蛋等美食。还有一道东北人
爱吃的小葱拌豆腐，将豆腐打碎，加入葱
叶，让白色的豆腐和青绿色的小葱在餐盘
中相遇，一青一白两种颜色巧妙搭配，素雅
干净，相得益彰，再调以食盐等调味品，既
有豆香，又有葱的辛辣，视觉与味觉俱佳。
加之豆腐与葱均为常见食材，价格便宜，因
此经常占据人们的餐桌，还衍生出一句歇

后语，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将简单的
食物特点提升到做人做事的人格高度，很
贴切地诠释了智慧在民间。

将葱的价值提升到美好愿望的程度，
还有宜兰人。2010 年我去台湾省，在宜兰
县，听当地人介绍，宜兰最具代表性的名产
之一就是葱，特点是葱白长、纤维细、汁液
丰富、口感清甜。宜兰有一个民间风俗，每
到小学校开学的日子，校方就用葱在学校
门口做成一个圆拱形的“葱门”，家长则牵
着孩子在“葱门”下走进校园。这样做，是
借用“葱”字的字音，寓意希望孩子们都是
聪明的。

普通的葱，从食材、药用价值提升到了
精神层面，与美好愿望和健全人格有关，小
小的葱，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义。

我想，葱的伴侣除了酱，还有哪些呢？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每个人的认识
和理解不同，也许会有更多的答案。而这
些答案，一定是既有物质的，如汪曾祺先生
的发明，又有精神的，如人们都熟知的俗语
和宜兰人的愿望。这既是对葱的认可，更
是人们从一根小小的青葱出发，一步步走
向成熟的人生旅途。

从青葱出发
闫耀明

记忆里，浑河像根无形的线，一头拴
着家乡的晨曦与暮色，一头系着我从小
到大的日子。它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
扎了根，就这么安安静静地流淌着……

小时候总觉得浑河是条没有尽头的
水带，从城这头绕到那头，把抚顺劈成两
瓣，又温柔地拢在怀里。后来才知道，它
的根扎在清原的滚马岭，那些从“源泉”
石刻旁渗出来的细流，像无数条银线，在
山谷里织呀织，织成了我们的母亲河。

去年冬天，天像扣了口冷铁锅。我
背着相机来到浑河拍白鹭，脚踩在冰面
上，往河心凑，咔嚓——河心的冰突然
绽出裂纹，细细碎碎的，寒意顺着裂缝
往上爬。正慌神呢，岸上传来大爷的吼
声：“要命不！这冰禁不住你！”那嗓门
像炸雷，惊得我后脊发凉，冷汗“唰”地
沁满后背，忙不迭地往岸边挪，心还在
胸腔里突突跳。大爷说：这河在山里不

结冰，滚马岭的泉水冬暖夏凉，顺着沟
汊汇成溪，再聚成河，一路流淌到抚顺，
连冰面下都藏着活气。

今年夏天我到清原满族自治县湾
甸子镇的浑河源头寻访，才明白“饮水
思源”四个字的分量。在滚马岭看见那
些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泉水，细得像
线，却一股子韧劲往前闯。忽然想起小
时候在抚顺河边捡的鹅卵石，原来它们
是被这股韧劲从山里一路带下来的。
站在浑河源头，看着不停流淌的泉水，
难以想象这小小泉眼里的泉水是如何
汇聚成一条波涛汹涌、绵延千里的宏大
河流的。在四周探寻，才发现原来在这
片大山里，有许多的沟汊，这些沟汊里
面，都有泉水流出。在这一带的山涧
里，有几百条的“支流”汇入浑河，成就
了浑河的雄美壮阔。而浑河源头所处
之地，被称为“纳鲁窝集”，满语意为如
韭菜一样生长的森林。正是这一大片
的原始次森林涵养大量的水源，才让浑
河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川流不息。

浑河从滚马岭奔腾而下，在明清古
战场萨尔浒附近汇入大伙房水库。水
库里的水蓝得像块玉，水要流进城市、
流进稻田、流进工厂、流进人们的生活，
忽然觉得家乡的河真了不起。从清原
的泉眼到盘锦的入海口，路上全是它的

牵挂。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浑河岸边，傍晚

经常在水边玩，看夕阳把河水染成橘红
色。旁边的大人们摇着蒲扇说古，说薛
仁贵被美景惊艳在滚马岭失了蹄，说努
尔哈赤用马粪搅浑了河水退敌。那时
只觉得这河水里藏着好多故事。

浑河上的鸟儿跟着季节走，每个月
都有不同的热闹。三月末四月初开春
时，冰刚化透，河面上还漂着碎冰碴子，
就有成群的野鸭从南方飞回来。绿头
鸭最显眼，公鸭的绿脑袋在水里一晃一
晃，跟同伴追着玩。到了五六月，河面
上就热闹多了。白鹭会站在浅滩上，缩
着脖子等鱼，雪白的身子跟绿水衬得特
别美。秋天最让人惦记的是九月十月，
南迁的候鸟会在浑河歇脚。十一月到
第二年二月，河面结了冰，但也不冷
清。麻雀、喜鹊照样在岸边的树丛里找
食，偶尔还能看见几只不怕冷的野鸭，
在没冻住的活水湾里游弋，黑乎乎的身
子在白冰上特别显眼。

像我们这些喝浑河水长大的人，走
到哪，心里都揣着一汪家乡的暖。它不
喧嚣，却把家乡的故事娓娓道来；它不张
扬，却用生生不息的流淌，滋养着这片土
地的每一寸生机。它在这里，用最质朴
的姿态，成就了我们心中家的模样。

在滚马岭寻源浑河
慕 雪

青春

黎明前的灯盏
一次次擦亮
期待着一场风能劈开沉云

军大衣兜不住山的轮廓
铅笔深深浅浅的辙痕
描画着一幅胜利的图景

宿营地的霜色
凝重了大刀与梭镖的怒气
肉脚板 磨穿乌拉鞋
已踏碎深冬的冰

玉米粒在陶罐里 酿着庆功酒
雪地扬起歌声 漫过林莽
煮红薯温了又凉
炒黄豆就着冰碴 嚼出滚烫的情怀

选择了正义 就选择了舍弃
年轻的肩膀 早卸下稚嫩
清晰的雪脚印 深嵌在山林
一行行 都是战士的大写意

歌声时而低沉时而豪放
青春染成的一片殷红
渗透成白山黑水的标记

苦涩

寒冷是从北大营开始啃噬
一寸寸爬过辽河、松花江
那曾丰腴的土地、饱满的粮食
北大营，连在一起的三个字
带着屈辱的读音
堵塞了东北父老十四年的喉咙

退无可退
再退，连根都会被嚼碎
嘶哑的，除了喉咙
还有这山，这水
深山、密林、河汊
猎枪正对准豺狼
血性从失了家的土丘上
轰然站起

即便是大刀长矛
也要吼出震山的响
于是八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才有了
新的家园

星痕

缀满星星的夜
被谁坐在草坡上轻轻吟哦
河岸的倒影沉思着
悄然结出一些期待

岫岩的山水收藏起你的晨昏
在样子岭村
门前的长河漫过
草莓田里
红红的果实在暖棚里翘首
像等待着谁来轻启的唇语

捡拾时光的碎片
让往事在血脉里奔涌成河
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
传说与脚印的光泽

岸畔，是谁在沉思
芦苇在风里沉思
水鸟水声水气的歌声
洇湿了暮色
柳树的睫毛沾满星光
所有事物似乎睡着
又似乎醒着

岸畔沉思
（组诗）

程云海

山魂

兴安岭的苍松翠柏间、长白山的桦树林
里，冬天落雪覆盖了靰鞡鞋的脚印，春天的绿
植郁郁葱葱。风吹动树叶发出上飒飒声响，
深山老林掩饰不住生命的气息与活力。

这是盛夏的七月，千万棵苍松站成沉默
的军阵，所有的枝丫都挺拔英武。根深扎大
地，攥紧黑土，身体里散发松脂香，骨头连着
年轮。

杨靖宇是长白山上最高、最直的松柏，顶
天立地，气贯长虹。犹如松树皲裂的外表被风
霜雨雪雕刻，白桦树上一只只凝视历史、充满
血丝大睁的眼睛，读懂了一个民族的心跳，心
怀祖国的壮志。在枪声中轰然倒下的一瞬，整
座大山都低下了头颅，松涛不停呜咽……

赵尚志是兴安岭根系发达、耐寒、顽强生
长的樟子松。枝干带着被雷电劈过的倔强，断
了再发，弯了更挺。三次带着队伍打回白山黑
水，射进躯体的子弹，都如同树疤，成为功勋。
被伏击的枪弹击中，牺牲时脸面向大兴安岭，
目光为抗联指明出路……

莽莽群山记得抗联这个称号、红色政权，
以及生命密码和为之付出的牺牲。

周保中在镜泊湖冰面的脚印和形状，李
红光在摩天岭扬起又高、又远、又猛烈的雪
尘，李兆麟的身影在哈尔滨道里区的街巷里
穿行……

最冷的冬夜，战士们围着篝火啃冻土
豆。夏天，苍松在头顶撑开绿伞，伤员躺在松
针铺就的“病床”上，看月光透过枝丫织网，网
住漫天星辰。

我站在山岗上，阵阵松涛吹响军号，每棵
苍松都站成持枪的姿态：面向阳光、列队、报
到，风叫着战士的名字，整片森林都在应答。

十四年坚守，穿越了八十年时光——英
雄从没有离开，已经成为山魂。

水魂

东北的江河水，是刚烈柔情、有血性的。
柔时是檐下的露，顺着窗棂溜进密营，润

着伤员干裂的唇；刚时是破冰的浪，冲进硝
烟，不惧死亡的漩涡，碎成朵朵浪花，闪耀晶
莹夺目的光。

赵一曼是松花江的春汛。
从宜宾的金沙江来，把根须扎进东北的

冻土。珠河牢房的烙铁，在肌肤上烫出的焦
痕，伤口一次次结痂，一次次又被撕裂，像江
面上的寒冰，阻止不了河流在桎梏下激情地
奔涌。给宁儿的信里，字迹软得能拧出春水：

“母亲用实行来教育你”。墨迹凝干，身上的
血已经渗入黑土地，成为松花江水的一部分。

1938 年的深秋，妇女团指导员冷云与 7
位抗联女战士挽着手臂，纵身投向乌斯浑河，
以身殉国。

她们把背影留给突围的队伍，迎向密集
的枪声。走进江水时，王惠民的麻花辫上缠
着红头绳，像江边茁壮的红柳。抗联第四军
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共产党员，朝鲜族。这个
在抗联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女战士，毅然决然，
视死如归。冷云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指尖
的凉与江水的寒一下就漫过胸口，她带头把
步枪掷进江心，还和姐妹们唱起了歌，歌声惊
飞芦苇丛的野鸭……

抗联第二军六师的李桂顺，为掩护密营
医院及伤病员转移，不幸负伤被俘。因严刑
拷打，早产生下孩子，敌人以孩子胁迫她，只
要交代抗联密营就给她和孩子生路。她给敌
人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英勇地倒在血泊
中。她眼中含着的泪水——那是母亲对孩子
的不舍柔情，也是战士心中的爱与刚烈。

抗联女英雄，本是山间的溪流，顺着石缝
淌，绕着树根转，遇着沟壑便轻轻漫过。家国
蒙难，她们汇集在一起，成为奔涌的江河，春
水曼舞之时，我看见了她们美丽的魂魄。

年轮

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松树又添了一圈年轮。
那一圈圈浅黄的弧线里，藏着1931年的

枪声，1945年的欢呼，还有80年间，风掠过长
白山、兴安岭的回响。

透过年轮，能看到零下四十度雪地里的
脚印；树干上血红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密
营里未熄的火种；通往共产国际的五条通道；
松林里的抗联干部学校、密营医院、被服厂、
军械所；穿越了白山黑水……

年轮里，镶嵌着被树皮、棉絮、草根包裹
着的杨靖宇被剖开的胃；赵尚志、李兆麟和抗
联战士的音容笑貌；赵一曼的示儿书，字字动
情，句句含泪，沿信笺的纹路，便听得到一个
声音轻轻地唤着“宁儿”。

冷云与姐妹们挽臂走进乌斯浑河时，
水纹在年轮上漾开细密的涟漪，犹如歌声
的余韵……

1945 年秋天，当第十四圈年轮闭合，天
地欢唱。积压十四年的风雪，都抖成了漫天
红绸。欢庆的火把，胜利的笑脸，把抗联英雄
的名字，刻进了一座又一座高耸的纪念碑。

八十年光阴，年轮把苦难长成了绿荫。
杨靖宇的塑像前，摆满鲜花，前来悼念的

人群排着长队；赵尚志的纪念碑上空，常有雄
鹰盘旋，翅膀划出美丽的弧线；乌斯浑河畔的
八女群雕，衣襟总沾着水汽，仿佛刚从江里走
出，一群年轻漂亮、花枝招展的新时代女兵。

年轮还在延续、生长，有孩子在纪念碑前
系上红领巾，有党团员庄严地举起右拳，有老
战士颤抖地抚摸碑石上的笔画文字，心中默
默地告慰英灵：“我们替你们看见了春天。”

当年的牺牲地成为地理坐标，当又一阵
风吹来，年轮与纪念碑形成共振——那是十
四载浴血的回响，是八十年守望家国、永不褪
色的心音。

铸魂白山黑水
张笃德

曾点告诉孔子，他的理想就是在暮春
三月，去郊野亲水、沐浴、吹风、歌唱，“暮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们一行几人，
羡慕古人的诗意，在暑气铺满时来了兴致，
决意前往七星湿地公园，学一学曾点那暮
春里的风雅——只是如今八月，春服早已
卸下，夏服轻便，倒更宜于野趣了。

八月的风掠过湿地的芦苇荡时，我们
踩着被晒得微烫的木栈道往里走，帆布包
里面是冰镇的酸梅汤和刚出炉的绿豆糕，
倒有几分像古人野餐时的郑重。

溪水在公园深处蜿蜒，如一条柔软的
玉带，清冽而明净，把暑热隔在岸上。我们
择了一处浓荫铺开毯席。那日，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皆来了。朋友们忙着支帐
篷，孩子们则如小兽般，早耐不住性子脱了
鞋袜，赤足踩入溪水。溪石圆润清凉，水漫
过脚踝，仿佛将整个八月裹在脚背的沁凉

里。孩子们弯腰嬉水，水珠溅起如银屑，笑
声也如溪水一般清亮地散开。曾点所谓

“浴乎沂”，这欢跃于浅流中的童趣，岂不正
是那古意的回响？

待得众人纷纷坐定，树影筛下光斑，
于草席上跃动。餐布上渐渐堆满了吃
食。没有鼎镬烹煮的繁复，只有些简单的
清爽：切得整齐的西瓜块渗出甜水，腌渍
的黄瓜条泛着脆绿，连朋友带来的酱鸭，
都特意撕成了方便抓取的小块。我们席
地而坐，不用讲究什么礼仪，手抓着食物
往嘴里送，酸梅汤的冰碴在舌尖化开时，
竟品出些“疏食饮水”的自在。食物香气
混着水汽草木清气，飘散在溪边，竟也酝
酿出一股莫名的清欢。

远处树冠如盖，浓绿欲滴。众人懒懒
地靠在树下，风从叶隙间钻进来，轻轻拂
过额上汗珠，竟有“风乎舞雩”之逸意。仰
头望时，树梢缝隙间漏下天光，明晃晃的，

使人微醺。那清凉的溪水声、风吹树叶的
沙沙声、远处孩子断续的笑闹声，竟似合
成一支无字的谣曲，直飘向云外——古人
归途所咏，大概便是这天地间无词的自然
乐章吧。

日影渐斜，归途已近。收拾停当，大家
沿着溪边小径徐行。溪水映着西斜的阳
光，粼粼金光如跳动的音符。脚步轻快，古
人“咏而归”的画卷，此刻竟在八月的晚照
里徐徐铺展于足下。

归途中，忽然想起夫子喟然叹许曾点
的那个春日。原来无论春服夏衫，无论沂
水还是溪地，人心中一点对山水的亲近与
依恋，竟如古木盘根，千年不移；那青绿之
间的片刻停驻，便是凡俗生命在天地间最
朴素也最恒久的呼吸与欢愉。在好时节
里，和投契的人一起，心中一片澄澈空明，
这欢愉本在尘网之外，如同溪水，只流向人
迹稀疏的林间。

绿野古意
王陶然


